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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京

　　“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山路
蜿蜒曲折，一路颠簸，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前夕，我们来到了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部
赤峪沟西端的群峦叠嶂之中，距县城
45 公里，与武乡、左权两县相邻，因这
里的悬崖陡壁皆为黄色，东崖半空有
一天然石洞而得名。黄崖洞主峰海拔
1600 多米，壁立千仞，陡崖崛起，山溪
空谷，绿树葱茏。
　　“巍巍太行半山巅
　　半崖有个黄崖洞
　　这里建过兵工厂
　　这里住过八路军
　　哎嗨哎嗨呦
　　哎嗨哎嗨呦
　　这里住过八路军”
　　一首亲切悦耳、委婉动听的晋东
南民歌在耳畔回响，眼前一座牌楼巍
然而立，上书有邓小平同志 1985 年的
亲笔题字——— 黄崖洞。
  我们沿着崎岖陡峭的山道向上攀

登。硬红石英砂岩自然形成山岳，大自
然鬼斧神工将其劈出一道峡谷，峭壁
连绵数十公里，蔚为壮观。每一道山崖
如刀削，每一道峭壁如斧劈，左崖如
剑，右峰似刀。
　　黄崖洞是八路军创建最早、规模
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1938 年 11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立军
火工厂，发展太行山区军事工业”。次
年 3 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总后
勤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勘探选址，朱德
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实地视察后
同意，并当即决定成立工事委员会，
由朱德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亲自领
导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随后，八路
军总部军事工业部成立，统一领导、
组织、实施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工生
产。6 月 中 旬 ，八 路 军 军 工 部 正 式
成立。
　　在朱德、彭德怀的关怀支持下，
兵 工 厂 的 生 产 得 到 了 快 速 发 展 。

1940 年，兵工厂先后研制、生产出五
五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及一大批各
式各样的地雷。1941 年初，又研制、
生产出五○炮及其炮弹。从 1941 年
1 月到 11 月，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
五○炮 800 多门，炮弹 2 万多发。这
批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
八路军的战斗火力。朱德总司令曾
将该兵工厂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
珠”。
　　因为黄崖洞兵工厂是昼夜生产，
一到半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当时
采用蒸汽发电，所以黄崖洞兵工厂还
被称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1941 年 11 月，侵华日军为捣毁
黄崖洞兵工厂，集结重兵、大举进攻黄
崖洞，出动 7000 多人，在飞机、大炮、
坦克等掩护下，从南到北对太行山抗
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黄崖洞保卫战
爆发。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直接
领导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少胜多，

歼敌千余人。黄崖洞保卫战粉碎了华
北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
谋，在此后将近 5 年的时间里，大山深
处的黄崖洞兵工厂为抗战胜利立下汗
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黄
崖洞兵工厂共造枪 9758 支，修枪万余
支，生产掷弹筒 2500 门，修炮约千门，
生产各类炮弹 24 万发，手榴弹 58 万
余枚。
　　走在山间的丛林小路上，黄崖洞
红色旅游开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杨
雯介绍，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七连一班
班长马兴国身负重伤，两眼全都被敌
人的炮弹片炸瞎了。但他仍对战士们
喊：我们人在阵地在，一定要把敌人消
灭在黄崖洞前。他毙伤 30 多个敌人，
最终不幸中弹牺牲。
　　当战斗打到最后，七连阵地上只
剩下一位司号员崔振芳。整整 7 天 7
夜，他孤身战斗在陡崖上，居高临下，

投出了 100 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
数百人。最终，所有的手榴弹都投
尽了，人也累得爬不起来了。就在
这时他听到了增援部队赶到的呼
喊，用尽全身力气，刚站直身体准
备迎接战友，不料却被一块炮弹崩
起的石块击中了喉咙，顿时血流如
注……
　　小号兵倒下了，牺牲时年仅 17
岁。与他相伴的只有那把心爱的军
号。冲上来救援的战士，噙着泪水捡
起这把军号揣在怀里，振臂高喊“为
崔振芳报仇，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
阵地前！”愤怒的炸弹带着战士们满
腔的仇恨飞向了敌群，爆炸声伴着
巨大的气浪，整个山谷地动山摇。战
后为了纪念这位司号员，特意为他
建造了一尊雕像。
　　 1942 年 9 月，为纪念在黄崖
洞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山中
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一尊 7 米高

的纪念碑伫立在陵园中央，碑文上刻
着 44 位烈士的英名和八路军总部特
务团团长欧致富撰写的碑文。黎城县
委办公室主任岳保国告诉我们，这些
牺牲烈士都很年轻，其中大多数人的
生命在 20 多岁时便戛然而止。
　　抬头看看湛蓝的天空，山鹰在山
顶盘旋，时而缓缓停翅，时而展翅飞
翔。在前往黄崖洞的小路上，我们遇到
了 77 岁的守陵人赵乃堂。他一头白发，
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赵乃堂的父亲赵
连忠参加过黄崖洞保卫战，父亲兄弟 4
人中，就有 3 位在黄崖洞兵工厂工
作过。
　　如今，赵乃堂独自在这深山里陪
伴英雄已经 30 多年。每逢清明、中秋
等中国传统节日，他都要为烈士们献
上花束。我问他：“在深山里你独自一
人害怕吗？”他淡定回答：“我从来没
有害怕过，有咱英雄的八路军战士和
我在一起。”
　　赵乃堂从未成家，无儿无女，独
自一人在黄崖洞守护烈士陵园。“我
以陵园为家，我这一辈子都要在这
里，好好陪着英雄的八路军。”

拜 谒 黄 崖 洞

本报记者梁晓飞、许雄、宋育泽

　　“为了不和老百姓争水吃，八路军
被迫转移，枪林弹雨，多流了多少血！”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 91 岁的肖江河
老人回忆起 80 多年前的一幕，声音
忍不住颤抖。
　　砖壁村，地处巍峨的太行之巅。
抗日烽火燃遍全国时，这个群山环抱
的小山村曾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
中心。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陈列的《八
路军总部行动路线示意图》显示，自
1937 年 9 月到 1945 年 8 月，八路军
总部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停留过的地
方有 60 多处，曾四进砖壁。
　　为何入驻砖壁？又为何离开？尽
管《朱德年谱》《彭德怀年谱》等史料中
并未明确提及，但八路军“避水而居”
的故事，在砖壁村口耳相传了一代又
一代。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沿着八

路军总部的足迹，行走在太行山上，钩
沉这段散落民间的记忆，从中探寻抗
战胜利的红色密码。

跃马太行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
烽火燎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
前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很快引起侵华日军注意。在日本
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
中，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1938 年的
情报记录显示，“可以断定，今后华北
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尤其皇军威力
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
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
及于华北全区。”
　　太行山脉峰峦起伏，山高路险，日
军的机械化装备难以发挥优势。跃马
太行，向东可控河北、山东，向西同太
岳山相接，向北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为邻，中间的盆地是富饶之地。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朱德传（修订
本）》显示，在 1938 年 3 月以后的两
年多时间，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在太
行山间，利用千沟万壑的地形，发动群
众，坚持抗战。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自 1938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侵华日军在
华北先后发起 18 次“作战”，企图摧
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1939 年 6
月 10 日至 8 月 25 日，日军华北方面
军发动“一号作战”，目标就是“歼灭盘
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
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
难，歼灭所在之敌”。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田酉
如说，这次所谓“作战”，就是日军对晋
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九路
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十三四万。此
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广州、武汉，回
师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扫
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加紧制造

摩擦。
　　 1939 年 6 月底，八路军总部得
到日军将组织大规模兵力进行“扫荡”
的情报后，朱德、彭德怀立即下令一二
九师组织反“扫荡”。7 月 3 日，日军
5 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
铁路线上向晋东南进犯，意在分割和
缩小八路军的机动范围，突袭总部首
脑机关。
　　 1939 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
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
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的号召。此前一天，为避敌
锋芒，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从
驻扎了半年多时间的潞城县北村出
发，向武乡县砖壁村转移。

进驻砖壁

　 　 潞 城 县 北 村——— 襄 垣 县 普 头
村——— 黎城县河南村——— 武乡县砖
壁村。
　　沿着 82 年前的转移路线，记者
驱车一天走完全程。一路上，有陡峭
高山，也有山间河流，沿途绿意盎然，
流水淙淙，一个个小山村摘掉了世代
贫困的帽子，呈现振兴新景。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条
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转移路线并不
好走。据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会副会长郝雪廷研究，当时正值雨
季，队伍到达黎城县河南村时，遇到
上游暴雨，浊漳河陡涨。派出的侦察
人员来报，尾追的日军已经进至黎城
县西北的柏岭、上遥一带，与总部相
距不足 10 华里，不远处传来的枪炮
声清晰可辨。
　　敌军临近，唯一出路只有渡过浊
漳河。浊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是海河
流域水系。河南村紧临浊漳河，在村
民的引导下，记者找到了当年渡河的
地点。如今，数十米宽的河道上已建
好堤坝，水位低时可沿堤步行而过。
记者到达时，刚下过雨，河水湍急，漫

堤而过。村民说，前些年垦荒占用了
部分河道，当年的河道比现在要宽。
　　作家刘白羽当年参加了这次转
移，他在《大海——— 记朱德同志》的文
章中回忆道：“夏天，日本侵略军就向
晋东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随同
八路军总司令部，向峻峭的高峰和茂
密的森林辗转行军。开始风和日丽，
忽然大雨滂沱，太行山山山岭岭都遮
蔽在黑蒙蒙的浓云密雾之中，漳河水
暴涨，势如万马奔腾，墨黑的河流滚
卷着万千漩涡，汹涌澎湃，一泻万里，
我们被迫停滞在高峰陡岸之间，几天
不能前进。后面追上来的敌军隆隆
炮声愈逼愈近，前面惊涛骇浪震撼得
山鸣谷应，形势万分紧急……总司令
部下来一道命令：强涉渡河。从早到
晚，一批一批人在滔天巨浪中展开搏
斗凫水过河……漳河的障碍被突破
了，敌人合击扑了空……我们经过艰
苦跋涉到了太行山顶峰，在山上的两
个小村庄住下来。”
　　八路军到达砖壁村已是深夜，为
了不惊动老乡，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
一座破庙旁宿营。第二天，战士们把
庙宇简单整修了一下，总部就搬了
进去。
　　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期间，类
似的紧急时刻并不罕见。《朱德年谱》
对此仅有一句记载：“（1939 年）7 月
15 日 与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突破
漳河，摆脱日军的包围，抵达武乡县砖
壁村。”
　　摆脱包围后，八路军总部在砖壁
村指挥反“扫荡”作战。田酉如说，反

“扫荡”一直进行到 8 月下旬，在歼敌
2 千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
等城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粉碎了
日军以重兵聚歼我主力的企图。

避水而居

　　砖壁村三侧临崖，一侧靠山，活像
大山里伸出的一个“半岛”。记者用拇
指测量法估算，南北两侧沟宽、深皆超

百米，且沟壁几近直立，在没有盘山
公路的年代，沟底小道是唯一通途，
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郝雪廷说，这里地势险要，是一
个易守难攻、便于隐蔽的战略要地，
一旦遇到危险，不仅便于防守，而且
便于撤退。村东南的小松山松柏丛
生，在此设置岗哨，周围数十里尽收
眼底。
　　“八路军来咱砖壁，是因为地形
好，光靠手榴弹就能防守一阵，还能
向深山里转移。”肖江河老人说，那
时他还是儿童团员，不明白这么好
的地形为什么留不住八路军。
　　砖壁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军说，
这里海拔 1300 多米，自古缺水，祖
祖辈辈只能修旱井贮存雨水，村民
称之为“水窖”。过去一户一口旱
井，全靠老天爷下雨流满，吃完了要
等第二年夏天再下雨。
　　《武乡县志》记载：“本县十年九
旱，县境四周的中、低山区地表水
少，地下水深，历代人畜缺水严重。”
缺水村庄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冬天
吃冰雪，夏天喝泥汤。雨季檐下摆
满罐，洗碗水常倒顿用。带上干粮
洗衣裳，一年四季为水忙。倘若客
人来家住，舍米舍面不舍汤。”这种
严重缺水的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
后才得以改变。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到来后，数百口人的吃水就成了问
题。朱德带领指战员利用空闲时间
在砖壁村打水井 3 眼、旱井 6 眼、
挖 旱 池 1 个 ，筑 拦 洪 蓄 水 坝 3
条……
　　村民王小强说，他家曾有一口
旱井，就是当年八路军帮忙挖的，一
直用到 20 世纪 90 年代自来水入
户。现在，水窖已经深埋地下一米
多。“舍不得填，只是把口封了，当年
八路军的功劳，我们家足足受用了
三代人。”王小强说。
　　然而，1939 年夏季，当地遭遇
大旱，新修的吃水工程没能蓄上水，

村民旱井的水位也开始下降。“到了
农历九月，朱德算过，如果总部继续
留在砖壁，来年开春村民吃水就很困
难了。”肖江河说，为了不和村民争水
吃，总部移驻王家峪，直到第二年重
回砖壁，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
大战。
　　“总部四次进驻砖壁，第一次进
驻没有被日军发现，当时离开砖壁的
直接原因，的确是缺水。”郝雪廷说，
王家峪村地处沟底，军民吃水不愁，
交通便利，但山沟入口一旦被堵，就
是灭顶之灾，只能靠山岗上的哨兵及
时报信，有时为了掩护总部撤退，战
斗部队还要进行艰苦的阻击战。
　　“为了不增加人民生活的苦和
难，八路军总部甘涉险境，这清楚地
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为谁而
战。”郝雪廷说，总部的电波和各个战
场息息相通，太行山的脉搏与延安的
脉搏按同一节律跳动。

人民战争

　　“他们一进入村庄就采取各种方
式帮助村民，如帮助收割，把马匹借给
村民并与他们一起翻地，打扫房子，清
扫道路……他们的口号是‘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因此，借东西要还，损坏东
西要赔，人走水缸满。要知道，华北农
村缺水，一个村庄只有一两口井，从很
深很深的水井里打水，挑到家里，是
项非常辛苦的劳动。”伪山西省公署
顾问辅佐官城野宏撰写的《日俘“残
留”山西始末》（原题《山西独立 战
记》）一书，在反思日军战败时写道：

“通过这次战争，使我深感如此与群
众打成一片，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军
队，是多么有力而强大，而没有这种
支持，是何等的软弱！”
　　“进门什么也不干，先打扫卫生、
打水、剜草，吃住都不允许进家里，吃
饭的碗也不能随便用老百姓的。晚
上排长一吹哨，就赶紧在院子里团着
睡觉。”回想起牺牲的乡亲和战友，武
乡 县 9 1 岁 的 老 八 路 赵 庆 怀 哽 咽
不已。
　　他说：“我是自己跟着队伍走的，开
始人家嫌我年龄小，怕我打仗吃亏，不
要我。我就死跟着队伍走，没有枪，就
扛着缴获的日本军刀。”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英勇杀
敌，取得巨大战绩的同时，自身也得到
快速发展。截至 1940 年 4 月，八路
军已由开赴抗日前线时的 4.6 万人，
发展到 39 万余人。1940 年 6 月，朱
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作《华北抗战的总
结》报告时，总结了取得不断胜利的十
个原因，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共产党作
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做到了“军
民一致”“官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血
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
崔韶光说，除了总部“避水而居”外，这
里还流传着柿子训令（禁止士兵摘柿
子）、树叶训令（禁止士兵摘榆钱）、野
菜训令（禁止士兵摘村庄周围的野菜）
等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这些看似都是小事，时间久了还
可能被淡忘，但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越战越强、不断胜利的
最好注脚。”崔韶光说。

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院内的水井（7 月 7 日摄）。  本报记者许雄摄正在讲述抗战历史的肖江河老人（7 月 7 日摄）。


